
春分一过，风便软了许多，携着花香漫过田
垄，青青麦苗铺成无垠碧浪，山间野花次第绽放，
天地间天地间便漾开了层层叠叠的生机。总念着春日该
有一场奔赴，不必远赴名山大川，只需贴近山野本
真，于是带着老伴、孙子孙女，驱车驶向邹城市城
前镇老家的青山绿水，赴一场藏于心间许久的春
日山野之约日山野之约。。

从济宁启程不过一个多小时行程，便撞进了
邹东山区里的一片世外桃源。千亩“福特纵横户
外主题乐园”静卧乡野，距老家城前镇下石河村不
过两公里，有着既现代又浑然天成的美丽景致，令
我们惊叹不已。溪流潺潺绕林间，瀑布轻扬落青
石，茵茵绿草似绒毯铺满山坡，错落的房车营地藏
在绿林深处，一踏入，便有宾至如归的温馨扑面而
来。祖孙四人围坐在草地上，阳光暖暖地照着我
们，春风拂面，看山林叠翠，听风过林梢，闲话家常
的笑语随风漫过山野，没有尘世喧嚣，唯有阖家相
伴的柔软，融在家乡的春风里。

久居闹市，心总被喧嚣裹挟，而这片以越野为
魂的山野，却赠予我们一种全然鲜活的诗意。露
营、溯溪、栖居自然，每一种体验都挣脱了城市的
高楼林立，让身心彻底沉醉在了大自然的怀抱中。

而最动人心的，是那条九公里的AORX认证
丛林赛道，亚洲之最、世界闻名，依天然地貌而建，
与两万余棵百年栗树共生。整个赛道，虽曲折蜿
蜒，地形复杂多变，但均不见一点刻意雕琢，只保
留原汁原味的山野本真。一个个炮弹坑错落有
致，浑然天成，巨大的山石巍然伫立，忽上忽下的
山坡，或陡峭直拔，或上缓下陡，每一处设计都充
满了惊险刺激。

由于生态环境好，山间林幽寂静，山鸡野兔倏
忽掠过，天地间满是灵动与野性，引得孩子们惊呼
不已，连风都带着大自然原始的气息。

乘福特烈马驰骋赛道，引擎的轰鸣声划破山
野的静谧，惊扰得一群喜鹊从窝里嘎嘎叫着扑棱
棱地直向高空飞去。温婉的驾车姑娘小庾车技沉

稳，带我们穿行于山野之间。起初山路平缓，行至
山腰处便颠簸起伏，长辈掌心微汗，心怀忐忑，孩
童却满眼无畏。小孙女褪去往日胆怯，静望窗外
好奇满盈；小孙儿依偎身侧，紧张中藏着小小男子
汉的勇敢。陡坡攀爬、巨石临巅，每一次起伏都牵
动心弦，而小庾的一句“别怕，有我在”，便抚平了
我们的所有不安。登顶之时，俯瞰邹东大地春意
盎然，红色老区与新时代相拥，明媚风光尽收眼
底，手机拍照定格的不仅是惊险瞬间，更是两代人
共同探险的刺激与交融的温情。

短短半个多小时的驰骋，是速度与山野的邂逅，
更是亲情与时光的相拥。长辈的牵挂、孩童的朝气，
在山林间相融凝聚，成为我们心中珍贵的印记。

夜幕垂落，星河倾泻，营地灯火与繁星相映，
观星台上洒满月光的清辉。挤在小巧的房车里，
我们老少四人，并肩仰卧，透过房车顶部的天窗，
数着一颗颗星星。天幕清澈，没有一丝尘埃，漫天
星河虽辽远但澄澈明亮，城市里难寻的静谧在此

刻触手可及。尘世的喧嚣被青山隔绝，唯有一声
声山鸡的鸣叫，让这家乡的春夜更添清静。山野
温柔、祖孙相依的暖意，漫遍了心间。

春日的欢愉，亦藏在舌尖享受的烟火里。营
地餐厅中，焦香卷饼、醇厚牛排、地道的家乡煎饼
配羊汤，中外风味相融。溯溪咖啡区醇香四溢，
居高临下，凭栏远眺，山下小河溪流潺潺，一辆辆
越野车冲上山巅。车在山间坡地急速漂移，搅起
一阵阵黄土尘埃，似一波波黄河巨浪在山川间翻
滚而下。在这里，我们品人间烟火，既有撼人心
魄的惊险刺激，又有小桥流水的轻柔静谧。这种
强烈的反差，将山野赋予我们的内心松弛感迅速
拉满，涤荡了一周来在城里劳心费神的一身疲
惫，只剩祖孙相伴的那份轻松惬意的安然。

归途中，夕阳染窗，春风依旧温柔。回望家乡
的这片山野，速度与温柔共生，野性与宁静相融。
这场春日之行，有赛道探险的惊欢，有仰望星河的
静谧，有舌尖味蕾的欢愉，更有家人相伴的温暖。

赴一场春天的山野浪漫赴一场春天的山野浪漫
王超（济宁高新区）

霜降刚过，周末的阳光把院子晒得暖融融。我
蹲在地瓜地里，用小铲子轻轻刨开松软的泥土，橙
红色的地瓜便一个个被扒拉出来，沾着新鲜的泥土
气息。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玉米和小麦是稀罕
物，地瓜才是餐桌上的主角。春末的田埂还带着冻
土的微寒，母亲翻出在地窖里睡了一冬、捂得发软
的地瓜种，把它们摆进阳光充足的大瓜炕中，盖上
一层薄薄的沙土，罩上塑料布，少浇些温水，像呵护
婴儿般盼着出苗。不出半月，嫩芽便钻了出来。我
点头用手指着，数着芽尖，母亲却用剪刀将地瓜秧
剪成半尺长的段。她的手沾着泥，指甲缝里嵌着新
翻的黄土，在阳光下亮得像撒了层金粉。我跟着母
亲到小麦收割后的地里栽麦茬地瓜。她用锄头在
垄上划出浅沟，我负责将地瓜秧斜插进土里，露三
两片叶子在风中无力地摇晃。刚插下的秧子蔫头
耷脑，可一场夜雨过后，再去看时，个个齐刷刷地昂
起头，绿得发亮。

夏天最忙的是翻地瓜秧，母亲说：“地瓜秧须根
扎太多会抢养分，要赶在地瓜秧扎根前把它们翻起
来，不然养分被抢，地瓜就难以长大。”我们便扯着
地瓜秧往一个方向捋，顺带着拔草。这个季节地瓜

叶嫩得能掐出水，母亲常摘一些回家，洗干净掺些
小麦面粉，再蒸透，拌蒜泥加醋和香油，满屋都是清
甜。也可以烧开水放些洗好的地瓜叶，少撒些小麦
面粉，再打个鸡蛋，撒点盐，地瓜叶鸡蛋汤就成了。

初秋的午后，垄上会鼓起小小的土包。我们悄
悄扒开裂缝处的表层土，准能摸到一块不小的地
瓜，在身上擦擦泥就啃，感觉比糖果还甜。母亲则
喜欢把地瓜扔进灶膛，用余火埋住。半晌午我们喊
饿时，她变戏法似的掏出几块烤地瓜，焦皮裂开，黄
瓤冒着热气，连指尖都沾着灶灰的香。

收地瓜那天像过节一样热闹，全村男女老少提
着篮子、扛着镢头往地里赶，镢头落下泥土翻开，圆
乎乎的地瓜便露出来。红嘟嘟的地瓜被扒拉出来，
像满地的胖娃娃。男人们拉着地排车往家运，女人
们在田埂边捡遗留的地瓜，谁要是捡到或刨到“漏
网”的大地瓜，就能引来一片羡慕的惊呼。天黑透
了，母亲才挑着两筐地瓜回家，扁担压得吱呀响，前

后筐沿的地瓜蹭着她的裤腿。
夜里的煤油灯总伴随着切瓜干的沙沙声，母亲

负责切，并把瓜干收进筐里，我递瓜、捡碎块，直到
眼皮打架难以支撑才肯休息。第二天不等天亮，屋
顶上就晒满了瓜干，白花花一片。最怕突然来雨，
干农活的家人急急忙忙往家跑，没晒干的地瓜干捂
出绿毛，只能淘洗干净喂猪。

那时的地瓜吃法单调却难以忘怀。早晨是地
瓜粥，中午是地瓜干，晚上煮地瓜块、喝地瓜叶鸡蛋
汤。单吃地瓜烧心时，就着咸菜也勉强下咽，有时
把地瓜捏扁了吃，用筷子扎着转着吃，变着法儿哄
自己咽下去填饱肚子。

如今烤地瓜成了街头的小吃，四五元一斤的价
格，是当年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可我总觉得，烤箱
里的地瓜少了灶膛的烟火气、少了和小伙伴们满脸
黑灰的大笑、少了房顶上晒瓜干的风声、少了煤油
灯下的切瓜声、少了母亲扁担上的重量。那些埋在
泥土里的时光，原来早已和地瓜一起，在记忆深处
结出了甜甜的果。今年回老家收的地瓜，我挑了几
个圆胖的埋进煤炉灰里。傍晚剥开焦黑的皮，金黄
的瓤冒着热气，咬一口，甜滋滋的味道里全是回不
去的旧时光。

甜甜的旧时光
李占奇（任城）

台风过境，阴雨连绵，老屋漏雨了。天气转晴
后，我陪母亲回老家。

西屋洇得最严重，泡湿了一个木箱，半张床。
木箱是母亲的嫁妆。箱子里摞着两匹粗布，几双黑
布鞋，以及一卷卷的零碎布片。布已经发霉，腐味
儿很重。母亲那一代人过得很节俭。裁裁剪剪免
不了有碎布余下，她便积攒下来，做补丁，或者打袼
褙。

我是在一沓布卷下面发现它的，那方暗红色的
提花细布。这方布是我幼时包被的被面。被面上
的牡丹花图案我识得，读小学时我的一次美术作业
就是照着它描的，而且还得了优。那是我第一次得

“优”。被面原本是大红色的，然而许多年过去，颜
色已经变得晦暗，像极了生命，从青年踱进垂垂暮
年。

大约在六岁时，我翻箱倒柜找糖吃，无意中翻出
了这张小被子。被子很柔软，被面也好看，躺在上面
很暄腾。我爱不释手，睡觉时便常常把它铺在身
下。庄户人家，床是很简单的。一个木架，三五条床
梁，铺一张高粱杆儿编成的秫秸席，就是一张床。再
铺一床褥子，就可睡人，可是秫秸席很硬，我常常被

硌醒。有了这张小被子，我便睡得安稳了许多。
我铺着包被睡觉，其实母亲并不愿意。虽然包

被在我婴儿时被用过，但被里的棉絮却还很新。等
我们长大一点，包被拆了，棉絮可以用来做几双新
棉鞋。别人家的孩子年年有新棉鞋穿，我们很羡
慕。母亲不愿我们受苦，可生活又拮据，她只好狠
狠心“穷养儿”，让我在那张硌人的秫秸席上磨练吃
苦的本领。

然而，我将包被据为己有，母亲却没有过于制
止。她说，铺一冬罢。又叮嘱我不能尿床，尿了床，
糟蹋了棉花，明年过年就没有新棉鞋穿了。我爽快
地答应了，果然那个冬天没有尿床。

转过年，入夏的光景，我常常爬上房顶乘凉。
在梧桐树的树荫里，铺好包被，躺下来，看硕大的叶
子抖膀子，看大山雀翘着尾巴蹿来蹿去，听噪鹃哭
泣，听鸭鹅放歌，夜晚来临后，挪挪地儿，看星辰大
海，看月亮下坠。童年，是柔软着的。

可是，童年，却又被风雨侵凌着。
夏天的雨来得莫名其妙，像我翻箱倒柜找糖吃

一样。一家人正在吃午饭，雨便来了。先是一阵急
雨，然后才起风，风雨交加。雷声未鸣，我小小的脑

袋瓜里倒先劈过一道闪电：小被子，小被子还在房
顶。

雨停了，我把包被拎下来。被子滴着水，我淌
着泪。我很愧疚。一想到年关大概不会有新棉鞋
穿了，便又觉得委屈。可是，哪有亲娘不疼儿子的，
即便是包被里的棉花被糟蹋了，她也会另作筹谋
的。母亲对我的溺爱使我笃信会有新鞋穿。只是
不料，入冬了，并没看到母亲有做新鞋的举动。过
了腊八，依旧没有裁剪的迹象，我很沮丧。眼见着
小年就要到了，我着急了，哭闹过几次，她只瞥我两
眼，不动声色。年关如期而至，赶大集的人络绎不
绝。小伙伴来邀，我敷衍了事。妹妹倒故意似的，
说大集上的鞭炮摊子又炸了，烟柱子顶了老高；说
两家猪肉档里的女人在骂架，叉着腰，脚丫子跺得

“呱呱”响；说糖糕也贵了，两毛钱一个，问我买还是
不买。任她叽叽喳喳，我一直闷闷不乐。

除夕来临前，我跟着父亲去上坟。冥纸香烟焚
烧起来，我学着父亲的模样，给先祖磕头。越是磕
头，心里越沉，最后那一跪，我竟然鼻子一酸，哇哇
大哭了起来。父亲起先以为我只是做做样子，不料
见我一直跪地长哭不止，才一把把我薅起来，拍拍

泥土，拉我回去。回到家，父亲说起刚才上坟的情
形，引得母亲咯咯地笑，妹妹也笑，只有我坐在门槛
上不作声。母亲去擀饺子皮了，妹妹学着包饺子，
父亲在屋外搂柴禾，没人理会我。饺子皮擀好了，
母亲搓搓手上的面，走进里屋，然后是柜子门开合
的声响，等她从里屋出来时，一手拎着一双新棉
鞋。她没有说话，只是眯着眼睛冲我笑了一下，露
出几颗已被龋成黄豆一般的牙齿。我鼻子猛一酸，
又哭了。

入秋的时候棉鞋就做好了，妹妹说的，而且不
让我知道。在母亲看来，我穿鞋简直就是在吃鞋。
一双新鞋，腊八节穿上脚，肯定撑不到小年，鞋面就
破了。这让母亲很头疼。知子莫若母，她要治我一
下，不然，不知衣食来之不易，惯出来坏毛病再作矫
正怕是难了。

现在，棉鞋已经不知去向，而包被的被面却被
母亲留了下来。她是留作打袼褙用的。这些布片
虽然被保存了下来，可日子一久，也都被忘却了，直
到大雨洇了老屋，它们才重见天日，只是不料，它再
次映入眼帘，已是三十年过去。布片上暗换了的色
彩，一如母亲老去的容颜。

包被上的光阴
张玉岗（济宁高新区）

踏青
胡令宇（汶上）

我换上轻薄的单衣
脚步从容
走进春天的风里

小河叮咚
奏出欢快的乐曲
田野湿润
大口呼吸清新的空气

小草揉着惺忪的睡眼
嚷嚷着，要在春雨里沐浴更衣
杨柳解散了秀发
对着河水扭动婀娜的身姿

桃花的笑靥
掩饰不住粉红的娇羞
杏花身着洁白的纱裙
在枝头舞蹈

各色风筝
摇头摆尾
想把身躯挺进云霄
悠悠淡淡的云儿
伸出纤手
一把拉进自己的怀抱
线的那头
系着儿童银铃般的欢笑

昙花，生命中的绽放
孙龙乾（任城）

多年前，深夜绽放一束光
月儿滚动露珠
落满你娇羞的面颊
轻轻捧起那份责任
你的心事刚对我敞开
就闭上了口
我的一句承诺便绽放成永恒

黎明来得太早
你还是匆匆离去
孤独地闪动着月光
朝露浸湿了你一袭白裙

多年后，我还在惦念
那匆匆一现的露珠

樱花（外四首）
张艳果（汶上）

柔风轻拂吻渔皇，漫野樱开叠彩霞。
粉海微澜摇倩影，芳姿绰约醉春光。
落樱似雪相送远，待得樱红约君游。

春分
湖畔柳丝轻漫舞，燕雀枝桠鸣翠绿。
牵牛田间默耕耘，村童坡上放纸鸢。
杏花疏影窃私语，己是夕阳醉渔乡。

湖畔
湖畔聚知音，珍馐溢清香。
纵酒入豪肠，旧事皆过往。
白鹤舞秀影，飞鸟戏沧浪。

观约
喜燕线上歌，柳枝倒映湖。
人约湖水边，影在水中拥。
鹅扑水花溅，再看影无踪。

巾帼
春暖花开时，巾帼佳节至。
娇娥不等闲，柔怀容天下。
琴棋书画精，纤手烹美味。
人间烟火气，女君风采耀。

老朋友
赵洪顺（汶上）

老朋友似陈年老酒
时间越久
香气愈芬芳浓郁
老朋友似港湾
每当疲惫不堪时
总能给予温馨舒适的抚慰
老朋友似灯塔
四顾茫然找不到航道时
及时指点心灵的迷津
老朋友似钟表
滴答滴答，一分一秒
友谊只增不减
老朋友似旧毛衣
不用多华丽，天冷时裹紧
全是踏实的温暖
老朋友似老树根
风大雨大，身后有他

忆
董硕（微山）

风从九孔桥上走过
白马河的波纹数着岁寒
芦苇斜曳的刹那
一缕炊烟认出我的童年

奶奶的枕头边
藏着我偷钱的手指
收音机里的老戏
咿咿呀呀爬上斑驳的墙垣
她眯眼笑着
让一个秘密
在蒲扇摇落的蝉声里
化成了糖块的甜

老椿树下，呼唤还在生长
红泥炉火，烤着红薯的香
鞭炮的红屑落在肩头
压岁钱映着她踮起的脚尖
看我们跑向结冰的河滩

针脚密密地走着
在鞋底绣出生命的暖
灶火映红父辈的脸
香辣鲤鱼，地锅羊肉
豆芽与骨头的咕嘟声
煮沸了小院的夜晚

奶奶哼着戏文
把平安——
一针一针缝进时间

隋庄油菜花隋庄油菜花
田新柱田新柱（（嘉祥嘉祥））

不必说金黄不必说金黄
不必说漫山遍野不必说漫山遍野
当你真正站在那片花海前当你真正站在那片花海前
所有的比喻都黯然失色所有的比喻都黯然失色

三月末的风还有些凉三月末的风还有些凉
它们就那样挤着它们就那样挤着
挤着开挤着开————
一朵挨一朵一朵挨一朵
一坡接一坡一坡接一坡
开到让阳光都有了重量开到让阳光都有了重量
开到让整个南山开到让整个南山
变成一块巨大的变成一块巨大的
正在燃烧的原野正在燃烧的原野

我们衣襟沾满了花粉我们衣襟沾满了花粉
那粉末太轻了那粉末太轻了
轻得像是春天轻得像是春天
不小心抖落的叹息不小心抖落的叹息

油菜花只是静静地开着油菜花只是静静地开着
把整座山的荒芜把整座山的荒芜
一寸寸染成粮食的颜色一寸寸染成粮食的颜色

情缘
于延法（邹城）

我和风有情
一夜间
她吹开了我满院的桃花
当然也把花香吹进我的窗口

我和风有缘
一瞬间
她吹开了我的笑脸
当然也让我心花怒放
情不自禁地走向青山绿水
把这个美丽世界拥入怀

山花子·寻春
张义凤（梁山）

草绿山青遍岭中，清波碧水韵
情浓。雀鸟应知红尘语，唤青葱。

万里长天空自远，千峦美景与
谁同？浅笑何如裁好韵，赋春容。

行香子·咏护驾山牡丹
马本涛（邹城）

露沁霞腮，风剪云裳。
向青峦、尽展秾芳。
千枝堆锦，万萼含光。
醉莺儿啼，蝶儿舞，鹊儿忙。
不争春序，偏宜夏首。
纵凋零、犹抱天香。
根培劲骨，蕊蕴刚肠。
励今朝志，明朝路，远朝航。

太白湖游思
王留记（金乡）

疏园怒放花如锦，蝶引蜂飞景醉人。
莫道仙葩天上有，且看阆苑落凡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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